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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代的《漢書》注釋傳統
陳　 君
　 　 【摘　 要】中古時代《漢書》地位頗高，堪與“五經”相提並論。
《漢書》經典地位的確立，除了其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經典特質以
外，傳授和注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東漢中期是《漢書》學的發軔
期，班固之妹班昭與馬續續補《漢書》，教授《漢書》於馬融，並爲班
固《幽通賦》作注，可謂《漢書》學第一人。從東漢末年的服虔《漢
書音訓》、應劭《漢書音義》到西晉時期的晉灼《漢書集注》、臣瓚
《漢書集解音義》，再到唐代初年的顔師古注，《漢書》注釋經歷了
由“音義”體到“集注”體、由《漢書》學南北分流到《漢書》顔注集
其大成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漢書》　 班固　 顔師古　 中古　 音義
中古時代《漢書》取得了“五經”一般的地位，唐劉知幾《史通·古今正
史篇》云：“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漢書》）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
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①《漢書》經典地位的確立，除了其文本自身所
具有的經典特質以外，傳授和注釋的作用也非常重要②。東漢中期是《漢
書》學的發軔期，班固之妹班昭與馬續續補《漢書》，教授《漢書》於馬融，並
爲班固《幽通賦》作注，可謂《漢書》學第一人。從東漢末年的應劭到唐代初
年的顔師古，《漢書》注釋經歷了由“音義”體到“集注”體、由《漢書》學南北
①
②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８年版，下册，第 ３３９頁。
關於中古時代《漢書》的傳播狀況及其影響，筆者另撰有《〈漢書〉的中古傳播及其經典意義》一
文，載《上海大學學報》（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分流到《漢書》顔注集其大成的發展過程。顔注《漢書》對後代《漢書》學影
響深遠，它不僅爲宋元明時期的《漢書》傳播和研究提供了可靠文本和釋讀
憑藉，更爲清代《漢書》學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
關於中古時代《漢書》注和《漢書》學的研究，有袁法周《中國古代〈漢
書〉的傳播與研究》、日本學者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等論著，他們分
别討論了“《漢書》學”的形成、文本傳播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本
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歷時的考察，將中古時代《漢書》的注釋傳統
完整呈現出來，並從一個側面揭示中古學術文化的豐富面貌。
一、從“音義”到“集注”
漢晉之間，《漢書》傳播的文本形態，經歷了從簡帛到紙本的轉變。而
從東漢後期服虔的《漢書音訓》、應劭的《漢書音義》到西晉時期晉灼的《漢
書集注》、臣瓚的《漢書集解音義》，《漢書》注釋也經歷了由相對簡單的音
義發展爲綜合注釋的發展過程。
今天所見《漢書》的注釋，以服虔、應劭爲最早，而在此之前已有注《漢
書》者。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洪頤煊曰：“《風俗通·聲音篇》引《漢書》
舊注云‘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又引《漢書》注云‘荻，角
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師古《叙例》，惟服虔與劭同時，餘諸家皆在
劭後，則劭以前注《漢書》者亦多矣。”①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
爲虔，河南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著有《春秋左氏音》、
《通俗文》、《漢書音訓》等書。服虔所撰《漢書音訓》一卷，見載於《隋書》卷
三三《經籍志二》、《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
二》，其内容在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顔師古《漢書注》中多
有保留。
應劭字仲遠（或作仲瑗），汝南南頓（今河南項城西）人，後漢蕭令，御史
營令，泰山太守，撰有《漢書音義》。興平元年（１９４），應劭奔冀州牧袁紹，興
平二年（１９５）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没，書記罕存。劭
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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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先謙《漢書補注》“坿官本卷首目録”、《前漢書叙例》“應劭”條。
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録
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
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篇。又集解
《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鄴。”①應劭的《漢書音義》，當撰於鄴城時期。
服虔、應劭之後，三國時代有鄧展、文穎、蘇林、如淳、孟康、韋昭等爲
《漢書》作注。鄧展、文穎、蘇林主要活躍於建安時期。鄧展，南陽人，漢末
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其《漢書》注曾爲蕭該《漢書音義》所引
用②。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注《漢
書》。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黄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
太中大夫，黄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注《漢書》。如淳、孟康、韋昭等稍晚
於以上諸人。如淳，魏馮翊人，陳郡丞，撰《漢書注》。孟康字公休，魏安平
廣宗人，主要活躍於曹魏中後期，曾任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渤
海太守、中書令、中書監，封廣陵亭侯，撰《漢書音》③。韋昭（史書避晉司馬
昭諱，改稱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曾任吳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
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吳鳳凰二年（２７３）卒，年七十餘，著有《辨釋
名》一卷、《漢書音義》七卷等④。韋昭《漢書音義》在吳地的出現並非偶然，
當時《漢書》很受統治者重視。《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吳主五子孫登
傳》：“（孫）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
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孫登爲孫權長子，黄初二年（２２１）立爲太子，張
休爲張昭之子。吕思勉先生由此認爲漢晉間《漢書》之學“亦有傳授，如經
生之業”⑤。
東漢後期學術發展的大勢，除了今古文經學的合流，另一突出特點就
是音義之學的興起，這也反映在《漢書》學中，例如服虔注解《漢書》的特點
之一就是“隨文釋義”、“隨文注音”⑥。所謂音義，是對典籍文獻字音和字
義的解釋，也即注音和釋義。清代學者謝啓昆《小學考》卷四五云：“音義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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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後漢書》，卷四八《應劭傳》。
參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２８９頁。
《三國志》，卷一六《魏書·杜畿附子恕傳》裴注引《魏略》。又《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
部”載：“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亡。”
《三國志》，卷六五《吳書·韋曜傳》。關於韋昭注的具體内容，參見李步嘉《韋昭〈漢書音義〉輯
佚》，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
吕思勉著《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７０２頁。
李苑静《〈漢書〉服虔注音義初探》，載於《西華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３年第 ６期）。
解釋群經及子史之書，故諸家著録不收入小學。然其訓詁、反切，小學之精
義具在於是，實可與專門著述互訂得失，且《通俗文》、《聲類》之屬，世無傳
本者，散見於各書音義中至多。則音義者，小學之支流也。昔賢通小學以
作音義，後世即音義以證小學，好古者必有取焉。”在東漢以前，小學主要以
字書的形式存在，通過分析文字的形體來求義，另外還有《爾雅》一類的訓
詁書。到了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出現了很多音義書，重視漢字的聲音特
點成爲當時學界一大風氣，如東漢末年服虔有《春秋左氏音》、《漢書音訓》，
又有《春秋音隱》，曹魏時李登有《聲類》、吕静有《韻集》等等。
東漢末年“音義”的出現，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來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
的影響。與早期中國文明不同，古代印度對聲音格外重視，甚至有“聲音永
恒”的學説。在梵文中，“音義”是一個複合詞，寫作“ｖｇａｒｔｈａｍ”，其中前一
個詞“ｖｇ（ｃ）”是名詞，意爲“語言、聲音”，從動詞詞根√ｖａｃ（説）化來，其原
形是 ｖｃ，ｃ遇到後面的元音 ａ，濁化變爲 ｇ；後一個詞是“ａｒｔｈａｍ”，意爲“目
的、意義”。西元四五世紀迦梨陀娑的長篇叙事詩《羅怙世系》開篇就寫道：
“爲掌握音和義（ｖｇａｒｔｈａｍ），我敬拜 ／ 波哩婆提和大自在天，／ 他倆是世界
的父母，／ 緊密結合如同音和義。”①這頌詩裏的“大自在天”指印度神話中
的大神濕婆，“波哩婆提”是他的妻子，兩人歷經曲折最終成就美滿的姻緣，
詩歌將兩人的親密結合，比喻爲“音”與“義”之間的緊密關係。考慮到東漢
桓、靈時期，旅居洛陽的西域僑民甚衆②，中外文化交流既深且廣，印度的
“音義”觀念由中亞輾轉傳入中國也是很自然的③。
據顔師古《漢書叙例》，漢魏之間注解《漢書》者還有伏儼、劉德、鄭氏、
李斐、李奇、張揖、張晏、項昭等人。伏儼字景宏，琅邪人。劉德，北海人④。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臣瓚《集解》輒云鄭德。顔師古以其無據，
依晉灼但稱鄭氏。李斐，不詳所出郡縣。李奇，南陽人。張揖字稚讓，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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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羅怙世系》第一章第一頌，黄寶生編著《梵語文學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版，第 ２４４頁。
參見林梅村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第一編“１１世紀前中國與西方諸文
明的對話與交流”三“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北京：東方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３—６７頁。
與音義之學密切相關的是“反切”問題。東漢之前古書的注音有讀若、直音等不同方法，到了漢
魏之際則爲反切所取代，這是漢字注音方法的一大創造。從目前資料來看，最早應用反切的是
服虔《通俗文》。關於反切是否受到外來影響，學界意見不一，尚需進一步討論。
如《文選》卷四五《答賓戲》“取捨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二句，李善注引劉德曰：
“取者，施行道德也；捨者，守静無爲也。”
人（顔師古注：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顔師古注：止解《司馬相如
傳》一卷）。張晏字子博，中山人。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西晉時期，注釋《漢書》者有晉灼《漢書集注》十四卷與臣瓚《漢書集解
音義》①。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推測道：“大約晉灼於服
（虔）、應（劭）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
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灼）所采外添入劉寶一
家。”關於晉灼的《漢書集注》，顔師古《漢書叙例》云：“至典午中朝，爰有晉
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
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
南方學者皆弗之見。”顔師古認爲晉灼的《漢書集注》在西晉末年永嘉之亂
後未過江東，只在北方流傳。而臣瓚的《漢書集解音義》，很有可能是在惠
帝元康年間的《漢書》熱潮之中爲上呈皇帝而撰寫的，故有“臣瓚”之稱謂。
關於臣瓚之姓氏，或曰傅、或曰王、或曰于、或曰干、或曰薛、或曰裴，疑不能
明②。對臣瓚《漢書集解音義》的價值，清代學者亦予肯定，如沈欽韓《漢書
疏證》卷一首條“顔師古注”下謂：“今師古亦標專注。而天文地理，非孟康、
臣瓚無以發明；典章風俗，非應劭、如淳不能宣究。”
從東漢後期相對簡單的《漢書》音義到西晉時期晉灼《漢書集注》、臣瓚
《漢書集解音義》的出現，並非偶然。它一方面顯示了學術逐步發展、積累、
豐富的過程，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西晉在漢魏六朝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西晉時期不僅學術文化繁榮，而且是對漢魏文化遺産進行總結的一個時
代，如圖書整理方面有荀勖的《中經新簿》，這是對曹魏鄭默《中經》的延續；
經學方面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這是《左傳》古注的集成之作；文學方
面有叙録文人，載其爵里的荀勖《文章叙録》，裒集衆作、區判文體的傅玄
《七林》③、荀勖《樂録》、摯虞《文章流别集》、荀綽《古今五言詩美文》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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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見顔師古《漢書·叙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年版，第 １册，第 １—２頁。
參朱希祖《臣瓚姓氏考》（《中國史學》１９４６年第 １期）、胡適《注〈漢書〉的薛瓚》（臺灣《清華學
報》１９６０年 ５月）、洪業《再論臣瓚》（臺灣《清華學報》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後收入洪業著《洪業論學
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３８４—３９２頁）、李步嘉《論朱希祖的〈臣瓚姓氏考〉》（《清華
大學學報》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等論文。
這些單體文章的結集也有評論附著其上，如傅玄《七謨序》：“傅子集古今七而論品之，署曰《七
林》。”（《藝文類聚》卷五七《雜文部三》）説明傅玄的《七林》不僅是七體文章的彙集，而且有文
學批評的意見在裏面，這與摯虞的《文章流别集》是類似的。
魏代陳長壽所撰的《漢名臣奏》、《魏名臣奏》，可視爲此類文集編纂活動的先聲。
等。而在史學方面，則有晉灼的《漢書集注》、臣瓚的《漢書集解音義》，它們
出現在西晉這個文化總結的時代裏，是對後漢以來《漢書》學總結的重要
成果。
二、《漢書》學的南北分流與綰合
《漢書》從最初完成到最早的教授，都在東漢首都洛陽，隨後曹魏、西晉
兩代亦定都於此，這爲《漢書》學傳統在洛陽的延續提供了有利條件，魏晉
時期《漢書》注的繁盛就是一個明證。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後，這一情況發生
了改變，南北方的學術文化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漢書》學也呈現南北
分流的局面，最終綰結於楊隋的統一。
東晉時代，郭璞注《司馬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見顔師古《漢書叙例》。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曾注釋《爾雅》，别爲《音義》、《圖譜》，又注《三
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虚》、《上林賦》數十萬
言，皆傳於世①。蔡謨所撰《漢書集解》（又稱《漢書音義》）一百一十五卷，
是對東漢末年應劭以來至東晉初年各家《漢書》注釋的總結之作②。蔡謨字
道明，陳留考城人，仕至侍中、司徒，後以事廢，穆帝永和十二年（３５６）卒，年
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等）集解。此書實即
蔡謨之《漢書集解》。學者云：“（敦煌文獻）正史類的書中以晉人蔡謨的
《漢書集解》最重要。此書是蔡謨集中應劭以來各種《漢書》注解而成，在唐
顔師古的注本流行以前，主要是通行蔡氏的《集解》，酈道元《水經注》、李善
《文選注》以及《史記》的《索隱》和《正義》，都曾引用其書。”③又據徐建委
先生考證：“《史記集解》、《文選注》所謂不知姓名的‘漢書音義’，實際就是
東晉蔡謨注本没有注明作者的那部分注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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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晉書》卷七二《郭璞傳》。
《晉書》卷七七《蔡謨傳》：“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
榮新江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６７ 頁。又參王重民《敦煌古
籍叙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年版，第 ７６—８１頁。
徐建委《敦煌本〈漢書〉與晉唐之間的〈漢書〉傳本》，載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１０ 輯
（２００８）。
進入南朝，齊代注《漢書》者有陸澄（４２５—４９４）。陸澄字彦淵，吳郡吳
（今蘇州）人。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曾撰《漢書》注
一卷①，其書今已不傳，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此書評價不高，《史通·補注》：
“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
爲異説，有昏耳目，難爲披覽。”②又有崔慰祖好學不倦，聚書至萬卷，常欲更
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但最終未能成書，去世時年僅三
十五歲③。
蕭梁時期注《漢書》者有劉孝標、韋棱（又作韋稜）、劉顯、梁元帝蕭繹，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梁有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
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並亡。”④韋棱字威直，梁代名將韋睿之子，
“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
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三卷”⑤。韋氏善《漢
書》者又有韋棱的侄子韋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棱見沛國
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⑥。劉顯撰有《漢書音》二
卷，仕至尋陽太守⑦。梁元帝蕭繹注《漢書》，已見上文，《金樓子·聚書篇》
還記載：“（蕭繹）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
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
中。”此外，又有劉嗣等撰《漢書音義》二十六卷，見《舊唐書》卷四六《經籍
志上》“史部”；夏侯詠《漢書音》二卷，見《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
部”⑧；孔文詳《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見《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
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佚名《漢疏》四卷，見《隋書》卷
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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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禄大夫陸澄撰。”又載：“梁有陸澄
注《漢書》一百二卷，亡。”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册，中華書局 １９７８年版，第 １３２頁。
《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崔慰祖傳》。
《梁書》卷五《元帝紀》：“（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南史》卷八《梁元帝紀》：“（元帝）注
《漢書》一百十五卷。”
《梁書》卷一二《韋睿附子棱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從“續訓”之題目來看，當
爲繼服虔《漢書音訓》之作。
《陳書》卷一八《韋載傳》。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夏侯詠長於音韻之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一》“經部”：“《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舊
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經部”同。
北朝《漢書》學者則有北魏崔浩，崔浩字伯深（伯淵，避唐高祖劉淵諱
改），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司徒，封東郡公。《舊
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載有崔浩《漢書（當作“紀”）音義》二卷。
《漢書》學者多擅長小學，崔浩也是一例，《隋書》卷三二《經籍志》：“《急就
章》二卷，崔浩撰。”
南北朝隋唐之間，南學北傳是一大趨勢，特别是西魏平江陵及隋平陳
後大批學者文人由南入北，造成的結果是隋代《漢書》學者如蕭該、包愷、劉
臻、張仲、姚察、顔之推等多出自南方。其中蕭該、包愷見《隋書》卷七五《儒
林傳》，劉臻見《隋書》卷七六《文學傳》，張仲見《隋書》卷七五《儒林·張仲
傳》，姚察見《陳書》卷二七《姚察傳》，顔之推見《北齊書》卷四五《顔之
推傳》。
蕭該爲梁鄱陽王蕭恢之孫，性篤學，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十二卷，
爲當時所重①。關於蕭該的《漢書音義》，清臧鏞堂《漢書音義叙録》云：
　 　 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見隋、唐《志》，小司馬、章懷太子咸徵
引之，其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即不全之册，故於《揚雄
傳》、《叙傳》引用頗夥，而他卷僅見。然宋景文本世不可得，不全者亦
末由見之，鏞堂讀官板《漢書》用宋本載《音義》，稱舊注如服虔、應劭、
劉德、鄭氏、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郭璞
等，多集注所無者；引經部如劉昌宗《周禮音》，又《尚書音》、《儀禮
音》、《禮記音》，引小學如《三蒼》、《埤蒼》、《字詁》、《聲類》、《韻集》、
《字林》、《通俗文》、諸詮《賦音》，引群籍如劉向《别録》、《風俗通·氏
姓》、《謚法》、《春秋説》、《五行書》、《司馬彪注莊子》、《宋衷注太玄》、
何承天《纂要》，皆後世已亡者。誠罕覯之琦珍也！惜闕逸不完，存者
多與宋氏及三劉之説相混，有稱蕭該曰而實爲他説者，有稱宋祁曰而
實爲《音義》者，又或羼入顔注中。兹精加别白，都由研審得之，不濫不
漏，差堪自信，録爲三卷，以存蕭氏梗概。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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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書》卷七五《儒林·蕭該傳》：“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與何
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
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
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載：《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又有《范漢音》三卷，蕭該撰。
書互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真。並録《後漢書
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巫山知縣段若膺見之欣賞，
助爲勘正謬誤。鏞堂以此書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存什一於千
百，必未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焉。時嘉慶二年閏六月武
進臧鏞堂識於拜經家塾。①
蕭該《音義》注《漢書·叙傳》之《幽通賦》及《漢書·揚雄傳》之《甘泉賦》，
每引褚詮《賦音》，當即南朝宋褚詮之《百賦音》，《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
“集部”：“《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蕭該弟子有閻毗，受《漢書》，
略通大旨②。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與蕭該同爲當時
《漢書》學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撰有《漢書音》十二卷③。包愷弟
子有李密，“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④。劉臻，字宣摯，沛國人，劉顯之
子，江陵陷没，輾轉後梁蕭詧、周隋政權之間，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
聖”⑤。劉臻弟子有楊汪⑥。張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撰《前
漢（書）音義》十二卷，又有《春秋義略》三十卷、《喪服義》三卷、《論語義疏》
二卷，陳亡入隋，官至漢王侍讀⑦。張仲弟子有潘徽⑧。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在陳宦途通顯，撰《漢書訓纂》三十卷，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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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鏞堂《拜經堂叢書》下，《漢書音義》，武進臧氏拜經堂雕《漢書音義三卷叙録一卷》。
《隋書》卷六八《閻毗傳》。
《隋書》卷七五《儒林·包愷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漢書音》十二卷，廢
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隋書》卷七〇《李密傳》。
《隋書》卷七六《文學·劉臻傳》：“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無吏
幹，又性恍惚，耽悦經史，終日覃思。……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
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隋書》卷五六《楊汪傳》：“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汪少凶疏，好與人群鬥，拳所毆擊，
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
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
如也。’”
《隋書》卷七五《儒林·張仲傳》。張仲著述情況，見《隋書》本傳及卷三二《經籍志一》“經部”。
其名或作張沖，見《隋書》卷三二《經籍志》、《隋書》卷七六《文學·潘徽傳》、《北史》卷八二《儒
學傳下》。
《隋書》卷七六《文學·潘徽傳》：“潘徽字伯彦，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
《漢書集解》一卷①，曾爲陳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
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
曰：‘名下定無虚士。’”②陳滅入隋，大業二年（６０６）終於東都，年七十四。
姚察《漢書》注在顔師古注《漢書》中没有任何蹤跡，但在《史記》三家注中
卻保留了幾處，如《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
謝項羽。”司馬貞《索隱》引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
南北洞門是也。”《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傳》：“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
之時，尚黑如故。”張守節《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
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囂死，佗即移
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其中“湟谿”一地，司馬貞《索隱》曰：鄒氏、劉氏
本“湟”並作“涅”，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南粤傳》云“出
桂陽，下湟水”是也。而姚察云《史記》作“涅”，今本作“湟”。“涅”及“湟”
不同，良由隨聞則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
鄒誕作“涅”，《漢書》作“湟”，蓋近於古。這些注文當出自姚察的《漢書訓
纂》或《漢書集解》。
北朝後期的學者顔之推由南入北，是梁、陳、周、隋間的一個通儒，他雅
擅小學③，聞見廣博，所撰《顔氏家訓》頗涉《漢書》，如卷六《書證》所列
諸例：
　 　 １． 《漢書》：“田肎賀上。”④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
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
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宵’
爲‘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
２．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 ! 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黄之色，
不中律吕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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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
卷，姚察撰。”《陳書》卷二七《姚察傳》：“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
顔之推非常重視小學，《顔氏家訓》卷三《勉學》云：“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
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吕忱；明《史記》者，專徐、鄒而廢篆籀；學
《漢書》者，悦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
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①
３．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
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媢”，媢亦
妒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妒媢。”
王充《論衡》云：“妒夫媢婦生，則忿怒鬥訟。”益知媢是妒之别名。原英
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媚。②
４． 《漢書》云：“中外禔福。”③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
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
屬文者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
５．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故禁中爲省中。’何故以
‘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鄭注
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
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
‘禁’。詧，古察字也。”④
又如《顔氏家訓》卷四《文章》：
　 　 ６． 《漢書》：“禦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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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氏家訓》卷三《勉學》所載略同：《漢書·王莽贊》云：“紫色" 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耳。
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
紫色蛙聲。”文見《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紫色 " 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應劭
曰：“紫，間色；" ，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
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蛙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 " 聲爲蠅聲，引《詩》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史記》卷九一《黥布傳》，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爲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採用了顔之
推的意見，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又《論衡》云‘妒夫媢婦’，則媢是
妒之别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妒媢是媚也。一云男妒曰
媢。”又《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誣污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
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中外禔福”一句，見《漢書》卷五七下《司馬相如傳下》。
《漢書》卷七《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顔師古注引伏儼曰：
“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
禁，避之，故曰省中。”又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①
以上所引 ６例，１、３、４、６爲異文問題，２、５ 爲小學（訓詁）問題。當時南
北隔絶，學風也有差異，南方學者對北方傳記常持懷疑態度，實則北本因其
保守也有優勝之處，如上引第 １ 條“田肎”之名，河北本不誤，江南本誤作
“宵”；第 ４ 條“中外禔福”中的“禔”，河北本不誤，江南本多誤從手，作
“提”，由這兩例《漢書》南北傳本的文字異同可以見出北本之長。
《顔氏家訓》議論通達，頗爲後人所推崇，書中顯示的諸多學術歧異，呼
唤著未來的統一帝國作一個了斷，也預示了新的學術時代的到來，而琅邪
顔氏的《漢書》研究，終經顔之推子孫輩顔游秦、顔師古等的傳承而發揚
光大。
三、集大成的《漢書》顔注
唐代初年，《漢書》學大興②，蒙文通先生《中國史學史》論曰：“唐初之
學，沿襲六代。官修五史，皆斷代紀傳一體。故《漢書》學於時獨顯，與‘從
晉以降，喜學五經’者異也。”③這一時期的《漢書》注主要有：劉伯莊《漢書
音義》二十卷，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劉伯莊傳》；顔游秦《漢書
決疑》十二卷，見《舊唐書》卷七三《顔師古附叔父游秦傳》及《舊唐書》卷四
六《經籍志上》“史部”；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
《儒學上·李善傳》、《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顧胤《漢書古今
集義》二十卷，見《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釋務静《漢書正義》
三十卷，見《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
二》“史部”；佚名《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見《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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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漢書》亦有異文，正誤難以遽斷，姑録以備考。《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
舍百余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
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敬播傳》：“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
劉訥言，皆名家。”
蒙文通著《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０４頁。
“史部”①。
總的來看，唐初《漢書》學有四個顯著特點，一是注釋與删繁並存。爲
《漢書》作注者有顔師古及姚珽《漢書紹訓》四十卷②。又有爲《漢書》簡本
者，隋于仲文已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③，初唐則有敬播爲顔
注《漢書》作撮要本，成四十卷④。二是傳授之風大盛。當時《漢書》學者有
秦景通、景通弟秦暐及劉納言，秦景通號大秦君，秦暐號小秦君，當時習《漢
書》者皆宗師之，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劉納
言亦爲當時宗匠，曾以《漢書》授沛王李賢⑤。三是《史記》學、《漢書》學並
重。如劉伯莊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
世⑥。《史記》、《漢書》亦同時講授，《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九：“貞觀
元年（６２７），太宗命許敬宗於弘文館教授《史記》、《漢書》。”⑦此承隋代學風
而來，如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李密又從包愷受《史記》、《漢
書》⑧。四是《漢書》學、《文選》學並重。六朝隋唐之學術，最重三《禮》之
學、《漢書》學與《文選》學⑨。《文選》學學者最初又多以《漢書》學名家，如
蕭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又有《文選音義》，李善有《漢書辨惑》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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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作“十二卷”。
又有康國安《漢書注》十卷，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人著述輯考》：“《漢書□》十卷　 唐會稽康國安
（歷崇文館學士）述。顔真卿《康希銑神道碑》云：‘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漢書□》十
卷。’所缺字疑爲‘注’字。”參《陳尚君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１６頁。
《隋書》卷六〇《于仲文傳》。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敬播傳》。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秦景通傳》：“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
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
匠，無足采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
當時宗匠。”《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劉納言傳》：“劉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
書》授沛王賢。”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劉伯莊傳》。
唐代書籍傳佈也常常《史》、《漢》兩書並行，如“吐魯番發現的一件寫本，一面是《史記》，另一面
是《漢書》，尤其可以明證兩書一併流行的情況”。見榮新江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６６—２６７ 頁。又參榮新江《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典籍與文
書》，饒宗頤編《華學》第 ３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１２頁。
《隋書》卷七五《儒林·包愷傳》：“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
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隋書》卷七〇《李密傳》：“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
《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
參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〇“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條，王樹民：《廿二史劄記
校證》，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４４０—４４１頁。
又有《文選注》六十卷①，故許逸民先生指出，《漢書》學爲“選學”開創注釋
路徑②。
顔師古（５８１—６４５）的《漢書注》是《漢書》注釋的集大成之作。顔師
古③出於琅邪顔氏，祖父即顔之推，其叔父顔游秦也曾注過《漢書》，因此顔
師古的《漢書注》頗有家學淵源④。據《舊唐書》、《新唐書》記載，唐太宗貞
觀十一年（６３７），顔師古始奉太子李承乾之命爲《漢書》作注，至貞觀十五年
（６４１）書成。貞觀十九年（６４５）顔師古“從駕東巡，道病卒”，之後其所注
《漢書》“大行於世”。
如果將獻帝建安（１９６—２２０）時期歸入東漢，則顔師古《漢書叙例》所列
《漢書》舊注二十三家，東漢有荀悦、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
奇、鄧展、文穎十家，曹魏有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六家，孫吳有
韋昭一家，西晉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有郭璞、蔡謨兩家，北朝（北
魏）有崔浩一家，南朝則付之闕如。有鑒於南朝《漢書》學的繁盛及其北傳
的事實，顔師古所列諸家，實在是未愜人意，退一步來説，南北朝之間擅長
《漢書》者亦非僅崔浩一家，而顔師古卻對其他諸家一概排斥，大概有難言
之隱。如顔注《漢書》不用蕭該《漢書音義》，大概並非因爲其本難得，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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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李善傳》：“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
慶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
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
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
三十卷。載初元年卒。”李善《文選注》對《漢書》文本校勘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如《文選》卷四四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二句，李善注：“張揖曰：湓，溢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湓，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湓，今爲衍，非也。”今《漢書》卷五七下
《司馬相如傳》正作“衍溢”。
許逸民《論隋唐“〈文選〉學”興起之原因》，載於《文學遺産》（２００６年第 ２期）。
顔師古字籀，名師古，以名行。《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顔師古傳》：“顔師古字籀。”中華書局
《點校本新唐書修訂樣稿》云：“按《舊唐書》卷七三《顔籀傳》：‘顔籀字師古。’《册府元龜》卷八
二五云：‘顔籀字師古，以字行於世。’顔師古名、字之辨，久無定論，今以昭陵博物館藏《房玄齡
碑》所載‘公諱玄齡，字喬’例之，《新傳》名、字互乙當不誤。參見歐陽修《文忠集》卷一四〇《唐
顔勤禮神道碑》條。”
顔游秦字有道，雍州萬年人，顔之推第三子，顔師古叔父，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顔
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自顔師古注《漢書》，行於世，而師古叔父顔游秦亦解《漢書》（《漢書
決疑》），故稱師古爲“小顔”。見《舊唐書》卷七三《顔師古附叔父游秦傳》，又參見《新唐書》卷
一九八《儒學上·顔師古附叔父游秦傳》。顔師古《漢書》注用《漢書決疑》之處，如清末學者朱
一新《無邪堂答問》云：“筠軒謂‘《郊祀志》别五百載，當復合’，顔《注》云云，是游秦之説。”吕鴻
儒、張長法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２７頁。
有政治態度、學術淵源、文化心理、地域歧見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這裏就不
詳究了。
除《漢書叙例》所列二十三家外，注《漢書》者又有項岱，《隋書》卷三三
《經籍志二》：“《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可見其主要内容是對《漢書·叙
傳》的注釋，《叙傳》中的班固《答賓戲》、《幽通賦》①等作品也當在其中，《隋
書》卷三五《經籍志四》載：“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虚《海賦》一
卷。”《文選》卷一四《幽通賦》及卷四五《答賓戲》李善注引有項岱的注釋，
另外《文選》卷五〇班固《史述贊三首》中的兩首，李善注都引用了項岱注，
如《述高紀第一》“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二句，李善注引項岱曰：“聽于無聞
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内知外曰神；克定禍亂，辟土斥疆曰武。”“秦人不
綱，網漏于楚”二句，李善注引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
耳。綱，以喻網，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
也。于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述成紀第十》“孝成皇皇，臨
朝有光”二句，李善注引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圭如璋”二
句，李善注引項岱曰：“圭璋，玉之妙好雕鏤者。”“炎炎燎火，光允不陽”二句，
李善注引項岱曰：“允，信也。内損于飛燕，外見壅于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顔注《漢書》之體例，如徵引舊注一一署名，此承自何晏《論語集解》；生
僻字重見者各爲音訓，爲顔注首創，後爲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所沿用；校語
注文合爲一體，鄭玄注《毛詩》、三《禮》已有其例，顔注承之。以上皆爲前人
所指出，兹不贅述。顔注或糾正前説、或折衷諸家，糾正前説如《漢書》卷七
《昭帝紀》：“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顔師古注引如淳
曰：“謂之液者，言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引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
黄，鵠色皆白，而今更黄，譯爲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
以作池也。”又曰：“如、瓚之説皆非也。黄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
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胡篤反。”這是糾正如、瓚舊注之
失。《漢書》卷八七上《揚雄傳上》載揚雄《反離騷》云：“漢十世之陽朔兮，
招摇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顔師古注引應劭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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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幽通賦》始見於《漢書》卷一〇〇上《叙傳》，似爲一完篇，然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二三引有
班固《〈幽通賦〉序》的一段話：“衛靈公太子蒯瞶好帶劍，長一丈；公諫，乃作短劍，長一尺。公知
不可以傳國，乃逐之。”（清嚴可均將該文輯入《全後漢文》卷二四）這段話實爲唐前單行《幽通
賦》舊注中之文字，詳參許雲和《德藏吐魯番本漢班固〈幽通賦〉並注校録考證》一文的考證，許
著《漢魏六朝文學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
我爲原以法地。”引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説是也。”又曰：“應、
晉二説皆非也。自漢十世已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自論己心所履行取
法天地耳。”這是糾正應、晉舊注之失。折衷諸家如《漢書》卷二二《禮樂
志》載《郊祀歌十九章》第十《天馬歌》：“天馬徠，執徐時。”顔師古注引應劭
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引孟康曰：“東方震爲龍，又
青龍宿。言以其方來也。”又曰：“應説是也。”《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顔師古注引張晏曰：“以
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引
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曆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
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又曰：“張説是矣。”則分别採納了應
劭、張晏注釋中的正確意見。另外，顔師古在《漢書》注裏也表達了對當時
《漢書》學者一些做法的不滿。如《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記録了東方朔
的各種瑣事，云“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
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顔師古注曰：“言此傳所以詳録朔之
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
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説，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
矣。”①這説明，與顔師古同時的一些《漢書》學者，也與班固同時代的人一
樣，犯了真假不辨的毛病②。
顔師古《漢書》注成書後，很快風行一時，被人稱爲“顔氏《漢書》”③，顔
師古也被譽爲“班孟堅功臣”④。顔注《漢書》一方面總結了往代《漢書》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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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贊》及顔師古注。
關於顔師古注的詳盡研究，參見孫顯斌《〈漢書〉顔師古注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
學專業博士論文，２０１１年。
稍晚於顔師古的司馬貞在《補〈史記〉序》中説：“前朝顔師古止注漢史，今並謂之顔氏《漢書》。”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附録二，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０ 册，第 ４０２０ 頁。又
如“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６４９或 ６５０—６７６或 ６７５），“九歲讀顔氏（師古）《漢書》，撰《指瑕》十
卷”（楊炯《王子安集序》），王勃《漢書指瑕》十卷惜已不存。
《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顔師古傳》。後代學者對《漢書》顔注評價不一，褒獎者所在多有，
貶低者亦不乏其人，如清惠棟曾云：“余家世通漢學，嘗謂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顔籀，故
《左傳》扶賈服，《漢書》用古注，一經一史，淆亂已久，他日當爲兩書删注，以存古義、詔後學耳。”
明萬曆二十五年國子監北監刊“十七史”本《前漢書》惠棟題記，“中央圖書館”編印《標點善本
題跋集録》，上册，臺北：“中央圖書館”１９９２版，第 ５８頁。
注之成就，另一方面也規定了唐代《漢書》學的方向與範圍———唐代《漢書》
學主要圍繞著顔師古《漢書注》而展開。《史記》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
義》兩家注，即有取於《漢書》顔注，恰似南朝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之多取
於蔡謨《漢書音義》，知《漢書》學實有補於龍門諸功臣。完成於高宗時的李
善《文選注》，也有不少地方引用了《漢書》顔注，並尊稱爲“顔監”（顔師古
曾任秘書少監）①。但因顔師古對近代學者（特别是南方學者）之貢獻隱没
較多，也有學者表示不滿，撰寫《漢書紹訓》的姚珽就是其中一位。姚珽之
兄姚璹以其曾祖姚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暗指顔師
古）隱没名氏”，本打算自己有所撰述，但未完成，後姚珽撰《漢書紹訓》四十
卷，“發明舊義”，行於世②。這一事實不僅説明姚氏兄弟對先人著述的看
重，也表明顔師古《漢書注》並未在社會上取得完全的統治地位，還有不同
的聲音以及新的《漢書》注釋出現。另外，因顔注《漢書》文繁難省，敬播還
曾奉唐玄齡之命“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③。
隨著《漢書》顔注的完成和流行，《漢書》注釋走下了一個高峰，要等到
一千多年以後，纔會有另一個高峰———王先謙《漢書補注》的出現。在這漫
長的歷史時期裏，宋元學者的校讎，明清學者的考據，都在《漢書》學史上放射
出璀璨奪目的光彩，這些方面非本文所能涵蓋，只能留待將來再予探究了。
附：中古《漢書》注家名表
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一服虔 東漢 《漢書音訓》一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二應劭 東漢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應劭
《漢書集解音義》當作《漢書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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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傅剛《俄藏敦煌寫本 Φ２４２號〈文選注〉發覆》云：“根據洪業等人所編《文選注引書引得》，李善
注引顔師古的注，大約有二十處。”傅著《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９１頁。同頁，傅剛先生又指出：“這個數字可能比尤刻本要少，因爲洪業等人依據的是《四部叢
刊》本，這是一個六臣注本，後世所傳的六臣本、六家本，其底本都從北宋元祐九年（１０９４）秀州
州學本來，而秀州本即是奎章閣本的翻印底本。”
《舊唐書》卷八九《姚璹傳》。姚璹卒於神龍元年（７０５），《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四》載有“姚璹
修《時政記》四十卷”。姚珽卒於開元二年（７１４），年七十四。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敬播傳》。又《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敬播傳》：“（房）玄
齡患顔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
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续　 表
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三伏儼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四劉德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五鄭氏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六李斐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七李奇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八鄧展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九文穎 東漢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一〇蘇林 三國魏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一一張晏 三國魏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一二如淳 三國魏 《漢書注》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一三孟康 三國魏 《漢書音》九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一四韋昭 三國吳 《漢書音義》七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一五晉灼 西晉
《漢書集注》十三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一六劉寶 西晉 《漢書駁議》二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漢書駁義》二卷，劉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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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一七臣瓚 西晉 《漢書集解音義》 顔師古《漢書叙例》
一八蔡謨 東晉
《漢書集解》（又稱《漢書音義》）
《晉書》卷七七《蔡謨傳》、顔師古《漢書叙例》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此書實即蔡謨《漢書集解》
一九陸澄 南朝齊 《漢書注》一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禄大夫陸澄撰。”又載：“梁有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亡。”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漢書新注》一卷，陸澄撰
二〇劉孝標 南朝梁
《漢書注》一百四十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
二一韋棱 南朝梁 《漢書續訓》三卷
《梁書》卷一二《韋睿附子棱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作“二卷”
二二劉顯 南朝梁 《漢書音》二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二三梁元帝蕭繹 南朝梁
《漢書注》一百一十五卷
《梁書》卷五《元帝紀》、《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
二四劉嗣 南朝梁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漢書音義》二 十 六 卷，劉 嗣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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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二五夏侯詠 南朝梁 《漢書音》二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二六孔文詳 南朝梁
《孔氏漢書音義抄》二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
二七佚名 南朝梁 《漢疏》四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二八蕭該 南朝梁
《漢書音義》十二卷
《隋書》卷七五《儒林·蕭該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
二九姚察 南朝陳
《漢書訓纂》三十卷、《漢書集解》一卷
《陳書》卷二七《姚察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舊唐書》卷四六 《經籍志上》“史部”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又載：《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三〇包愷 隋 《漢書音》十二卷
《隋書》卷七五《儒林·包愷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載：“《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三一張仲 隋
《前 漢 （書）音義》十二卷
《隋書》卷七五《儒林·張仲傳》
三二劉伯莊 唐
《漢書音義》二十卷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劉伯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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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三三顔游秦 唐
《漢書決疑》十二卷
《舊唐書》卷七三《顔師古附叔父游秦傳》、《新唐書》卷一九八 《儒學上·顔師古附叔父游秦傳》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漢書決疑》十二卷，顔延年（當從《新唐書·藝文志 》 作 “顔 游秦”）撰
三四李善 唐
《漢書辨惑》三十卷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李善傳》、《舊唐書》卷四六 《經籍志上》“史部”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李喜（當作“善”）《漢書辨惑》三十卷
三五顧胤 唐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
三六釋務静 唐
《漢書正義》三十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
三七佚名 唐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作“十二卷”
三八顔師古 唐
《漢書注》一百二十卷
《舊唐書》卷七三《顔籀傳》、《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顔師古傳》
三九姚珽 唐
《漢書紹訓》四十卷
《舊唐書》卷八九《姚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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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類别 人名 時代 著　 作 出　 處 備　 注
全書注釋 四〇康國安 唐 《漢書注》十卷
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人著述輯考》：“《漢書□》十卷唐會稽康國安（歷崇文館學士）述。顔真卿《康希銑神道碑》云：‘君之先君崇文學士府君有……《漢書□》十卷。’所缺字疑爲‘注’字。”
《陳尚君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第
１版，第 １１６頁
單篇注釋
一張揖 三國魏
《司馬相如傳注》一卷 顔師古
《漢書叙例》
二項岱 西晉 《漢書叙傳》五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作“八卷”。又《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載：“項氏注《幽通賦》。”
三郭璞 東晉 注
《司馬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顔師古
《漢書叙例》
四陰景倫 唐
《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
其他 一崔浩 北魏 《漢紀音義》二卷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史部”載：崔浩《漢書（當作“紀”）音義》二卷，《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史部”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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